
第一章 入門沖喜 

慶文二年，夏日將歇，沉沉霧靄裹挾著屬於下個季節的冷意。晚風從迴廊間穿插

而過，寒蟬在樹幹上嗡嗡地低聲持鳴，隱約似有一場夜雨。 

今日據說是這個月最後一個吉日，賜婚聖旨下得匆忙，內務府從接到消息到找人

過來 

定下良辰吉時，也僅僅是走了個過場。 

宮裡頭的老人都知道，慎王魏霽與新帝表面兄友弟恭，實則早已不睦多年。新帝

欲拔除這個眼中釘肉中刺已久，如今這場荒謬的沖喜，無非是物盡其用，做給世

人看看罷了，因此根本沒有人將這場婚禮真的當回事。 

紅綢挽成花高高繫在王府門前的匾額上，仍顯得清清冷冷的，朱紅色的燈籠照不

亮門前的路，霧濛濛的夜色壓抑著人心。 

廊間月色下，沈容傾身著金絲鳳紋祥雲大紅嫁衣，下意識輕輕攥了攥手指。 

「那麼，老奴就隨王妃先走到這裡了。」馮公公刻意揚高了嗓音，視線瞥過那盡

職遮擋著新王妃容貌的紅蓋頭，斂起拂塵略略一彎腰，賠笑間肆無忌憚地行了個

極不合規矩的禮。 

從前宮裡的人到了慎王府斷不敢這樣做事，一直面無表情引路的吳嬤嬤不由得輕

輕皺眉，又將目光移向沈容傾的身側，擔心她的陪嫁丫鬟見此會沉不住氣。 

沈容傾沒留意馮公公前半句說了什麼，大抵也能猜出他這是迫不及待打算回宮向

皇上覆命去了。她微微頷首，示意身側的月桃去拿早已預備好的賞銀。 

馮公公上下打量了她一下，望著那身大紅嫁衣下的窈窕身段和衣袖間不經意露出

來的那一小節白玉無瑕的手腕，不由得暗道：這沈家的三姑娘跟傳聞中的不大一

樣。 

不過這樣的感慨稍縱即逝，他瞟了眼身旁緊閉的大門，垂下頭不懷好意地一笑。 

宮裡的太醫說了，慎王此番醒不過來，最多憑那上好的湯藥吊著，堅持到這個月

末。 

任她再不一樣又能如何，還不是命不好瞎了眼睛，又落了個給那將死之人沖喜的

結果。 

馮公公掂著手裡的銀子，將頭一低，賠笑道：「多謝王妃賞賜，老奴告退。」 

宮中的人陸陸續續走了，廊間只剩吳嬤嬤提著燈籠推開了那道大門。 

她恭敬地福了福身，「時辰不早了，王妃早些休息，若有什麼需要，著人喚老奴

一聲即可。」 

沈容傾聲音輕緩，「有勞嬤嬤了。」 

月桃扶著她的手跨過門檻，身後的吳嬤嬤自覺將門掩上。 

屋中彌漫著一股濃重的藥味，因點了幾盞紅燭，不至於完全陷入黑暗。 

這類寢室的佈局大多相似，會分為裡外兩間，外間會佈置些桌椅、屏風、博古架，

側面再設一道門相隔，裡面才是真正的臥室。 

沈容傾感到身側的人呼吸一滯，後知後覺地意識到可能是裡間的門沒有關。 

月桃將她的胳膊攥得很緊，她隔著寬大的衣袖也能感受到月桃在發顫。 



「主……主子。」月桃下意識地看向自家主子想尋求些安全感，奈何大紅的蓋頭

掩著，什麼神情也看不見。 

裡間的光線比外間還要暗，明明有紅綢和喜燭佈置，可依然陰森得讓人遍體生寒。 

她這時才想起陪沈容傾過來前聽到的那些坊間傳聞。 

有人說慎王魏霽其實不是人，是會吃人的妖魔鬼怪，每逢月圓夜便要生吞活剝幾

個，好維持人形。 

好好的人進了這王府的大門便再沒出去，月圓夜第二日一早總有沾滿血跡的衣裳

被下人從後院扔掉。 

庭院間蟬鳴聲止，遠處傳來沉悶的雷聲陣陣。 

難道是這個月的犧牲品沒有到，所有他才沒有醒？ 

「月桃。」 

沈容傾的一聲呼喚讓月桃險些跌坐在地，她不敢再往裡間看，生怕昏暗之中看到

一雙不是人類的眼睛。 

她想不明白自家主子是如何保持鎮定的，也許是不知者無畏，也許是因為看不見。 

沈容傾將一隻手覆在她的手上，輕聲說道：「妳先下去吧。」 

月桃撫著猛烈跳動的心臟，如蒙大赦，剛走了兩步，後知後覺地開口，「可主子

您一個人……」一個人什麼也做不了。 

後半句她沒說，只是不安地嚥了口唾沫，將話吞了回去。 

「今日折騰一天妳也累了，有事我再喚妳。」 

月桃如釋重負，趕忙說道：「那、那奴婢退下了。」 

雕藤鏤刻的花梨木門開了又關，屋中很快又回歸了寂靜。微冷的空氣被檀木底的

山水屏風悉數隔絕，外面似是下雨了，隱約有雨滴打在青石板上的聲音。 

沈容傾靜默了片刻，緩緩抬手取下覆在自己面上的紅蓋頭。 

這樣的婚姻沒什麼需要講究，青絲上鬆動的珠釵被她取下了幾支，柔順的長髮輕

輕垂落，遮住了衣裳肩膀處的紋樣。 

這套喜服看似華貴，是宮中手筆，細看之下卻能發現趕製出來的針腳。 

賜婚聖旨下來的第三日她便嫁入了王府，所有東西都是內務府匆匆湊來的，不過

她也不怎麼在意這些。 

本該恢復的視線並沒有因這個動作而發生改變，一條琥珀色連枝暗紋的緞帶赫然

出現在沈容傾眼前。 

她看不見。 

月桃臨走前之所以欲言又止，是因為她知道，自家主子的眼睛看不見。 

沈容傾細聽著這屋中的安靜，確定不會有人忽然進來，抬手緩緩將緞帶解開。 

很少有人的眼睛能生得這麼好看，沈容傾便是個例外。明眸善睞，如含秋波，屋

中微弱的燭火映在她黑色的眸子上，宛如潭中繁星，一雙清澈的杏眸只消望上一

眼便足以動人心魄。 

她沒有告訴任何人，其實她的眼睛已經恢復了，就連貼身丫鬟她也始終瞞著。 

半個月前，她從一場真實得不能再真實的夢境中醒來，失明多年的雙眸也隨著那



一刻的清醒，漸漸看清了屋中的景物。 

過往的種種歷歷在目，沈容傾花了好幾天才逐漸接受了自己重活一回的事實。 

既知前世的結局和未來要發生的事情，她便不能坐以待斃。走到今日這一步看似

是迫不得已，其實也有她自己的選擇。 

雙眸在輕眨間逐漸適應了屋中的光線，沈容傾掩在袖子裡的手指輕輕攥了攥，第

一次看清了整間屋子的全貌。 

也難怪月桃會那樣害怕，寢室裡的燭火著實零星了些，連通裡外的大門大開，從

這個角度往臥室望去，裡面昏暗一片。 

原本喜慶的紅色佈景在這樣的氛圍下顯得格外嚇人，屋中處處彌漫著一股濃重的

草藥味。 

前世她沒嫁過任何人，更不曾與魏霽有過任何交集。 

人到了這一刻不可能不緊張，沈容傾輕輕抿了下唇，壯了膽子，取過離自己最近

的燭臺。 

她總不能在這裡站一夜，總歸是要面對的。 

沈容傾在心裡默念了三遍「魏霽今晚不會醒」，而後深吸了一口氣，緩緩走了進

去。 

房中只放了一對喜燭，似是怕打擾到臥室的主人休息，刻意擺在了離床較遠的位

置。 

窗戶上的窗紙很厚，緊緊關閉著隔絕了外面的冷氣。緊挨著窗的是一張中間設有

四方小桌的羅漢榻，上面還象徵性地擺了一壺酒和兩個繪有如意紋的酒杯。 

今晚註定是沒人會飲那兩杯酒的。 

沈容傾淡淡收回了視線，不可避免地望向了那張通體黃花梨木製成的架子床上。 

厚重的深色帷幔上織有暗紋，沒有拉起，規規矩矩地束在了床的兩端。 

心臟在那目光所及的一瞬間跳得飛快，沈容傾藉著燭火第一次看清了魏霽的容貌。 

那人無疑是整個大盛朝最為俊美的，眉目狹長，五官立體，一雙丹鳳眼輕闔間似

有氣勢萬鈞，眼尾微挑透了幾抹不易察覺的玩味出來。 

這樣的人醒著，讓人看了也會不敢靠近，可他如今沉睡著，臉色也極為蒼白。 

沈容傾從他身上清晰地聞到了一股藥味和血腥味，她從前看不見，導致嗅覺和聽

覺都比一般人要靈敏許多，如今這樣近的距離，這些氣味便越發明顯。 

他原本冷硬的薄唇失了血色，緊緊抿成一條直線。 

沈容傾不知道他究竟受的是什麼傷，只是聽從前家裡下人提起過是在北營遇襲。 

午後的陰涼裡，兩個小廝蹲在牆角偷懶，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起外面的事。 

「欸，聽說了沒有？慎王在平定北營之亂的時候遇刺，至今昏迷不醒，皇上派了

好幾個太醫去王府診治，可回來都說已經回天乏術，太后聽聞此事險些昏倒。」 

「竟有這等事！是誰做的？膽子也太大了些……」他壓低了聲音，像是光想想那

個人就已經嚇出了一身冷汗，「那可是慎王！」 

「這消息錯不了，有說是西戎人的報復，也有說是別的什麼勢力，管他呢，他的

仇人那麼多，這些年殺的人血都能填滿護城河，誰知道是誰做的。」 



「聽聞宮中想用沖喜的法子最後試一試，可別說他現在這樣，就是好好的也沒有

哪家的姑娘敢嫁給他，不要命了！」 

另一個人嚥了口唾沫，「要我說他沒救了最好……他死了，往後咱們這些住在皇

城裡的人就可以安心些了……」 

沈容傾站在牆後，默默將他們的對話聽完。那人明明貴為皇子，卻能讓坊間所有

人談之色變。 

世人皆說他不會醒，可沈容傾卻清楚的知道，他遲早有一天會醒來。 

窗外劃過一道閃電，燭火隨之忽明忽暗，沈容傾這才意識到自己在不知不覺間已

經站在床邊太久了。 

她斂眸收了視線，輕輕闔了闔眼。 

好在不是今天…… 

驚雷聲起，震顫直達雲巔，沈容傾回身前不經意地一瞥，卻見幽暗之中，魏霽放

在床榻邊的手忽然微微動了動。 

沈容傾心臟咯噔一下，只見那動作輕微得轉瞬即逝。 

她怔怔地僵在原地，有那麼一刻她的耳朵裡只能聽見自己心臟跳動的聲音。 

屋簷外雨勢漸大，水珠打在庭院間的青石板上發出劈里啪啦的聲響。隔著一道雲

窗，屋內是截然不同的沉靜。 

魏霽的手沒再動，一切保持著剛進來時的原樣，好像什麼都不曾發生。 

沈容傾攥著燭臺，纖細的手指因緊張而逐漸收緊。 

她也不知道魏霽什麼時候會醒，只是遵循上輩子的記憶，應該是很久以後的事。 

印象裡那會兒天氣已經很冷了，她搓著凍到發疼的雙手，聽見廊間給南苑送煤炭

的小廝說，慎王前些日子醒了。 

難不成是這場隨意安排的沖喜真的起了效果？又或者根本是她剛剛看錯了，是光

線不清，燭影虛晃造成的。 

沈容傾下意識地望向魏霽，視線不自覺地自上而下，由他的眼眸逐漸滑落。 

先是喉結，再是鎖骨，暗紋繁雜的衣領很鬆，隱約露了一小截繃帶的邊緣……然

後便是那隻手了。 

沈容傾第一次如此仔細地打量一個人，那人手掌寬大，指節修長，像是常年握兵

刃，十分有力，又像是會慵懶地端起一盞溫酒，漫不經心地輕輕一晃。 

沈容傾不知道自己腦海裡為什麼會突然冒出這樣的想法，大抵是方才留意到了小

桌上的酒壺，又或許是來之前危言聳聽了太多他「笑盡一杯酒，殺人鬧市中」的

模樣。 

她垂眸穩了穩心神，深吸了口氣，試探性地伏在床邊輕聲喚道：「王爺？」 

屋中一片寂靜，回應她的只有窗外的漫天大雨。 

那人沒有醒，甚至可以說沒有一點會醒來的跡象，剛剛的一切彷彿真的只是她回

身時的錯覺。 

虛驚一場後，沈容傾緩緩將燭臺放在地面上，小心翼翼地掀起一點被角蓋住了魏

霽那隻露在外面的手。 



眼不見為淨，可別再嚇她了。 

魏霽睡在床的外側，裡面的地方雖還空著，可是想要在不碰到對方的前提下過去

實在有些難度，而且她本該看不見，若是明早被人發現她睡在裡側了，定要對她

失明的事有所懷疑。 

沈容傾經歷了剛剛那一遭，此刻只想離魏霽遠遠的。 

好在雲窗旁有張羅漢榻，只是中間擺著的小桌沒有被取下來，不能躺。 

她細聽著窗外大雨，心裡惦記著家裡的狀況，沒什麼心思休息，可大抵是折騰了

一整日實在太累了，最後竟倚靠著牆面無聲地沉沉睡去。 

這一睡，便無端生了好些前世的夢境出來。 

隆冬的雪夜，熊熊烈火吞噬了整個房間，火焰由內向外蔓延，濃煙嗆得她睜不開

眼。 

滾滾熱浪從四面八方襲來，橫梁塌了抵住了大門，唯一可能出去的窗子被人從外

面又放了一把火。 

窗紙一片一片地燒焦剝落，化成灰燼灼燒更多東西。屋外嘈雜不堪，有尖叫、有

驚呼，但沒有一個人上前…… 

夢境在她被火焰吞噬的那一刻戛然而止，沈容傾驀地睜開雙眼，驚出了一身冷汗。 

她眼睛失明多年，後來偶得一方良藥，出事前已能大致看清些光影，只是沒想到

最後記錄下來的只有那熊熊烈火，從此每每午夜夢迴，總是出現在她最深的夢境

裡。 

下了一夜的雨不知何時已經停了，窗外的天剛濛濛亮，幾隻麻雀落在庭院裡，不

時傳來嘰嘰喳喳的聲響。 

沈容傾沒想到自己會這樣睡著，肩膀磕得有些痛，整個腰背都不是很舒服。她起

身稍稍活動了一下，抬眸望見床榻上的魏霽還維持著昨天晚上的姿勢。 

他果然沒有醒。 

沈容傾低頭看了看自己身上的大紅嫁衣，她的行李不多，大部分都收在箱子裡，

昨晚月桃沒來得及收拾，這會子她也沒有可以替換的。 

她走到門前最後看了魏霽一眼，而後輕輕將門關上，悄然退了出去。 

府中的嬤嬤似乎沒料到沈容傾會起得這麼早，不過王府裡的下人一向訓練有素，

很快便神色如常。 

幾個嬤嬤伺候她洗漱更衣，為首的吳嬤嬤她昨晚見過，現正靜立在門前吩咐下人

去預備早膳。 

沈容傾聽見她安排好了一切，從門外緩步走了進來。 

「老奴給王妃請安。」 

沈容傾根據聲音判斷出了吳嬤嬤的位置，看得見的眼睛和看不見的眼睛還是有區

別的，為防萬一，每每有外人在的時候她都會提前將緞帶繫好。 

「嬤嬤請起，不必多禮。」沈容傾緩緩開口，輕聲問道：「是不是宮中的車馬已

經到了？」 

這婚事到底是皇上賜婚，慎王又是當今聖上同父異母的皇弟，大婚第二日按照規



矩，必須一早進宮請安。 

魏霽沒醒自然是無法跟她同去，如今她只能自己走一遭了。 

吳嬤嬤恭敬地福了福身，「回王妃，車馬已經備好，眼下時辰尚早，您可先用早

膳。」 

沈容傾微微頷首，起身時下意識地回眸望了一眼寢室的方向，路過吳嬤嬤身側的

時候，她忽然輕聲開口，「嬤嬤，我眼睛不大方便，侍奉王爺多有不妥，還請嬤

嬤按照從前的安排，不必顧慮我太多，一切以王爺為先。」 

吳嬤嬤腳步一頓，看向她的視線頓時變得不大一樣，她望著沈容傾被下人扶著往

前走的背影，忽然有些惋惜。 

雖說是宮中強壓下來的賜婚聖旨，但這位新王妃與她先前設想的種種截然不同。 

可憐是個眼睛看不見的。 

 


